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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深处，土家族先民世代坚守着一条“小娃严禁
用火”的“严令”。

从小长辈们就叮嘱我们，纸盒火柴只能搁藏在灶台
的小门洞里，严禁私自拿取。即使在田间焚烧秸秆时，
也只能是大人的“专利”，小娃娃仅是回家取火柴的“跑
腿”。大人们蹲在秸秆旁，小心翼翼地擦燃火柴，我们全
神贯注地盯着。看着火柴尖微弱的星火慢慢燃烧，不一
会儿就浓烟乱蹿。它在等风来煽动，一阵风至，秸秆堆
里就“噼里啪啦”尽情燃烧。我们站在一旁，看着熊熊火
焰，一股欣喜之感竟在内心油然而生。待秸秆统统燃
尽，大人们就把灰烬浅埋在泥土里。一是待一场春雨来
时，把灰烬送入土里；二是防止风裹挟着秸秆的余火四
处惹祸。

除了在家里执行这条“严令”，进林时执行得更严
格。小时候我们这些小娃只要跟长辈们进林，在进林前
定会被反复搜查。我们的衣兜裤兜、手心帽子都统统搜
个遍，每一处都不落下。进林后，大人们披着蓑衣，背着
柴刀走在前，我们小娃尾随在后。

小时候我对山林总有一种敬畏和惧怕，若一个人走
在林间心惊胆战，不敢造次和喧哗，低着头战战兢兢地
前行。和大人一路，或多几个伙伴倒好。我和大人们一
次次在林间“寻春”，寻找那一株株香椿、惚木，一朵朵透
香的野菇。我一边寻，一边心不在焉、左瞧右看。

“寻春”对我来说倒不喜欢，我更喜欢那林间的鸟雀
和甜美的溪流。

林里的鸟雀好不宁静，这边“叽叽喳喳”，那边“咕咕
嘟嘟”。它们一会儿立在树杈间，伸长着脖子，歪斜着脑
袋，高撅着尾巴，肆意地唱着。它们毫不惧怕！有的像
一个优秀的歌者在枝头尽情唱啊，歌声圆润而悠扬，生
动且悦耳；有的像一位巍峨挺拔的演说家，在树巅、在地
上、在林笼间慷慨激昂地演说。

这里的山体大多都陡峭挺拔，山势逶迤迂回，山涧
鲜见。往往翻过几座大山，也无稀疏的一条。有时穿越
林间几个小时，人也乏了，若听到隐约的潺潺溪水，那瞬
间来了精神，如获宝奔向山涧。在林间“寻春”很不容
易，有时一天下来，不够一家人一顿尝鲜。我随长辈们
瘫坐在溪边，累了就直接把脸闷进水里，更酣畅的是俯
下身，直啜一口清凉的溪水。

我一次次看着眼前的飞瀑思索。小时奢想有天翻
过一座座山，去看山外的世界。可在“一山放过一山拦”
的山旮旯里，这种想法就是妄想。

我总想：这一颗颗水珠来自哪里？它是从云端、从
空中出发，有的途经山腰“颠簸”，暗流“排挤”；有的借着
树叶，沿着树枝，在树根的“远送”下，朝着山涧汇聚而
来。我不知道，它们要多久才能到达崖沿；我也不知它
们要有多大的勇气，才敢一跃而下；我也不知它们的名

字，但我敬畏它们的坚毅和伟大。人其实也同这水珠一
样，一生有多少“崖”需要面对，但有多少人能如“水珠”
这般坚毅，朝着“方向”勇往直前。

山里人懂得感恩。既向山林索取“美味”，又会用行
动护林。每到春耕不久，村里人都会“全员出动”。大家
不择时，不挑地，有的在房前屋后，有的在山林河岸，一
家老少一起挥锄植苗，一起大干快干。先民们坚守的

“严令”和“植树”习惯不言而喻，约定俗成，世代传承。
如今我回望儿时的时光，回望我的先民。我顿然觉

得他们不正就是这山林间的树、山涧的溪流吗？他们既
如树挺拔，又如水坚毅。他们于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
从广东潮州出发，在“湖广填四川”的浩浩荡荡队伍中躲
避杀戮和苦难。他们选择在川东大山扎根，从此一辈辈
生长在大山，赓续奉献给大山。他们为了子孙美好的未
来，冲破无数艰难险阻。他们虽亲历太多食不果腹的日
子，熬过太多苦难的岁月，但他们始终团结一心，始终互
助互爱，用勤劳苦作在无数个春播秋收里，在无数次日
夜星辰里无畏而坚毅地前行。

而今，他们大多归了尘土，成了夜空里的“繁星”，但
他们始终守护着这片深爱的土地，寸步不离！

如今我回望过去，回望在我心里如树挺拔、如水坚
毅的先民，我仰望他们，内心无比虔诚，无比温暖！

（作者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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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中兴路居住，工作地点在民生路，从中兴

路走上回水沟过和平路经潘家沟到民生路是每天的必
修课。早上经过这个食摊时，总是看见摊主很忙。熨斗
糕是现烙现卖，排队等糕的食客，有行色匆匆的大人，也
有背书包的学生。经常听见有人嚷嚷，“快点嘛，我要迟
到了！”摊主总是满脸堆笑，“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熨斗糕制作的工序不很复杂，以铁桶敷炉，炉中燃
炭火，火上置很多个圆柱形铁质烙碗，制糕人先用一支
绑有布条的筷子，在装有油和水的碗里蘸一下，然后伸
进烙碗里一一抹匀，因为既有油又有水，热热的烙碗发
出哧哧的声音，这种声音虽然没有音乐那么悦耳，但对

食者来说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制糕人把经
发酵的米浆装入烙碗，烙至封皮时往米浆中加

一小坨果料，不一会烙碗里散发香味。熨
斗糕用小火烙制，当米糕的底面起硬壳，就
用细长铁签挑起翻个面，翻面时淋上少许
熟猪油，在烙制过程中要不断调整烙碗的
位置，用特制的铁钳把炉中央的夹到炉边，
又把炉边的调整到中央，使每个米糕受热
均匀，烙制好的米糕色泽金黄，爽口香甜，
松泡酥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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熨斗糕起源于何时？无从考证！为什

么叫熨斗糕？可能大多数人不一
定知道。

“熨斗糕”在抗战期
间已相当流行
了，据当年的报
纸记载：“熨斗

糕之得名，固为烙制此糕之小铁碗，形状有如裁缝师傅
所用之熨斗也……”

那个时候，熨斗糕是雅俗共赏的吃食，一些中西餐
馆有卖，如：三六九、燮园、百老汇、天林春等。街头熨斗
糕摊贩也争设整洁的桌椅板凳，免费提供香茶招揽生
意，摩登男女接踵而至，成为抗战时期的一道街头风景。

青年路某茶馆外面有一食摊，墙上挂着一块“桂花
鸡蛋熨斗糕每个两千元”的招帖，制作的熨斗糕非常好
吃，生意很好，仅有一张桌子，炉子旁边的长凳也挤满了
人，老板对着不断来的顾客，抱歉而温和说：“这锅还早，
要吃，得耍一会哈。”他家的熨斗糕很小，不及现在熨斗
糕的二分之一大，人们就是冲着它又甜又香味道来的。

杨柳街（现中华路南段）现官井巷口狭窄的巷子，有
一专售熨斗糕的摊贩，也相当有名，只卖早晚两时，一条
长凳，只能坐三个人，其他的人只能站着吃，恒有供不应
求之感。

在新生市场内（今解放碑时代广场处）的“百老汇”
咖啡店，熨斗糕成为用刀叉取食的中为西用的茶点，并
硬加以“印度糕”的洋名。

其实，把熨斗糕叫作“印度糕”，都是方言谐音惹的
“祸”。抗战时期，各地人口大量涌入，由于口音、见识、习
俗不相同，难免闹出很多笑话来。比如：把熨斗糕说成是

“印度糕”，把伦教糕念成“伦敦糕”，把回锅肉听成“肥狗
肉”，把飞走了说成“灰呱了”，把发钱念成“发情”，说“莫大
也”其实是说“没关系”。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把“熨斗”听
成“印度”在所难免，百老汇老板想，既然“印度糕”这个乌
龙不摆已经摆了，咱就硬着头皮“摆”下去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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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熨斗糕的样子不像熨斗，的确，从外观上看

这种米糕或制米糕的烙碗与现在的熨斗没有丝毫的
共同点。但，很早以前的熨斗就是一种铜质平

底小圆斗状有柄器物，把烧红的木炭放在斗内，通过底
部传递出热量熨烫衣服。是人们发现熨斗的构造也适
宜烤制食物，于是米糕烙碗仿熨斗而制？还是人们觉得
制米糕的烙碗与熨斗非常相像，便“借斗‘装’糕”，把米
糕以熨斗冠名？恐怕没有人能说清楚！

不管熨斗糕与熨烫衣服的熨斗关系如何，存在及合
理，熨斗糕的美味得到了市场和食客的认可，鸡蛋果料
熨斗糕曾被评为重庆市名特小吃，1981年入选中日合拍
大型画册《中国名菜集锦》。

随着物资的极大丰富，人们在吃的方面有了更多的
选择和更高的追求。熨斗糕这种曾经的“糕红”，如今大
小餐饮店都不经营了，只有一些个体商贩在坚守。

十年了！我退休后离开中兴路十年没回去过，没
想到这个石梯上的熨斗糕摊，居然仍在经营，且有了
小门面。经营品种在原味熨斗糕、果酱鸡蛋熨斗糕的
基础上，增加了红豆味熨斗糕、黄豆面熨斗糕、草莓熨
斗糕、蓝莓熨斗糕、绿豆味熨斗糕、椒盐味熨斗糕等新
口味。

熨斗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在重庆早餐市场扮演
着重要角色，现在演变为“吃耍”的零食，为适应更多消
费群体的需要和满足消费者求新求变消费心理，坚守熨
斗糕阵地的制糕匠人在不断创新，不断有新口味的熨斗
糕面市。说不定，哪天会有炸酱熨斗糕、怪味鸡丝熨斗
糕、叉烧肉熨斗糕、回锅肉熨斗糕、巧克力熨斗糕、葱香
熨斗糕……在不经意间喜你一跳。

熨斗糕，食材易得，工序简单，这款平实吃食让人
回味。无论世事变迁，熨斗糕在大家心中依然香甜如
故，这种情感，只有生长在这个城市的人才了然于心。

（作者系重庆烹饪协会
顾问）

熨斗糕和熨斗有啥关系
□陈小林

回望回望
□唐伟

熨斗糕是川渝地区特有
的小吃，这款曾经辉煌的吃食
在美食长河后浪推前浪的冲

击下已经没了往日的风采，而对许多市
民来说，熨斗糕却是那抹难忘的乡愁。

日前，去渝中区政协参加一个会
议，途经和平路与上回水沟接合部时，
随风飘来一股似曾相识的香味，香味中
还带有一丝丝好闻的酸气。驻足一看，
哇！久违了，石梯上食摊的熨斗糕就要
出锅了。


